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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陆河流冲入大海的垃圾，一旦无法降解进入海洋生物体内再被人所食，
最终危害的是人类自己

海岸带垃圾的“最后一公里”

从内陆河流冲入大海的垃圾，一旦无法降解进入海洋生物体内再被人所食，
最终危害的是人类自己

海岸带垃圾的“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吴雪君
本报通讯员 贺立樊

午后的海南省临高县临高角，游人如织，没人会把
视线投向东侧远处的海滩。在那里，一道异样风光，足
以颠覆人们对沙滩的美好印象。从临高角解放公园东
侧海滩出发，直至文澜河入海口，3公里海滩上遍布着
垃圾，多数是包装袋、塑料瓶、泡沫板、渔网等。更多的
海岸带垃圾，与冲上岸的海洋植物纠缠在一起，一段又
一段，绵延数百米，形成一道道环形垃圾带。

《海南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近年来，该省
海岸带垃圾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可从2016年开始，
海岸带垃圾数量有所回升，当年，海南海滩垃圾平均
个数为 117857个/平方公里，平均密度为 154.2千克/
平方公里，2017年，平均个数增至 142500 个/平方公
里，平均密度为150.60千克/平方公里。

垃圾处理厂是垃圾的归宿，从海岸带到垃圾处理
厂的“最后一公里”，走起来却并不容易。

河流的垃圾汇入大海

仅仅一个小时，在临高县沙滩捡瓶子的附近居民
已满载而归，装满了扁担两头挑着的网袋。“今天至少
捡了50个，多的时候一下午能捡上百个。”滩涂上，一
位渔民忙着把捡来的缆绳打结，整理后卖给收购商。

“以前泡沫板也能卖出去，但现在没人收购，沙滩上泡
沫板越来越多。”

出现垃圾的沙滩还有很多，3月 21日下午，临高
县市政大道旁的文澜河流域，水面上不时飘过垃圾，
一只硕大的泡沫箱，出现在文澜大道的桥下，一次性
饭盒与塑料瓶一起漂荡在河畔的植被中。

在6公里外的文澜河入海口，海岸带垃圾再次出
现，西侧海滩上堆积了大量的垃圾。这些曾经漂在河
中的垃圾，有一部分流入大海，并再次被海水冲上沙
滩。在7公里之外，金牌港海岸带区域也出现了类似
的生活垃圾。

“最常见的是废弃渔网、塑料袋、塑料瓶以及烟
头。”自从一年多前来到儋州市白马井镇后，来自河南

的候鸟老人岳国士常去海边休憩。如今，岳国士的手
机里存着很多图片，图片显示，白马井镇中心大道一
侧的海滩上，散落着各式垃圾，包括泡沫板、塑料袋，
甚至是废弃的金属家装用品等。

居民垃圾过载

不同于城市区域，许多海岸并无太多人口聚集，
也不会产生如此巨量的生活垃圾。那么，海岸带的垃
圾从何而来？

“有些海岸带垃圾是通过洋流运动漂来的，比如，
远海漂浮的浮标和渔网等，从源头上看，垃圾还是来
源于人类活动。”海南省生态环境厅海洋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海南海岸带垃圾来源十分广泛，主要包
括陆源和海上两部分。陆源来自于海岸带开发活动、
沿海地区的村镇生产生活垃圾以及河流输入等；海上
则是一些特定的海上活动，包括油气开发、海上倾废、
海上渔业等。“海滩上的垃圾，好多是被海水冲上岸
的，但它们并不完全来自于海洋，有部分来自内陆城
区，垃圾入河后，进入大海，又被冲了上来。”

白马井镇宣传委员林诗钦介绍，该镇常住人口为
7.1万人，而每年冬季前来的外来人口，已达 4万到 5
万人，“几乎增加了超过一半的城市人口。”人口流量
带来管理压力，原先容纳2万人的白马井第一市场已
不够用，更多的流动市场出现在各个居民区，垃圾随
之而来。“对于自发形成的流动市场难以有效管理，塑
料制品以及废弃的经营用具等缺乏管理，无形中增加
了垃圾的散落和产生。”

在白马井镇滨海大道，“禁止倾倒垃圾”的牌子竖
立在海滩显眼处。然而，沙滩上的植被深处，依然出
现了垃圾倾倒的现象。位于海岸带周边的城镇，如果
未能及时进行垃圾处理，每天所产生的巨量生活垃圾
中，有部分直接或间接流入了海岸带。

难以降解的塑料

当海岸带垃圾随着潮水入海后，首当其冲的是海
洋动物。5年来，作为三沙市七连屿海龟保护站的一
员，陈山所救助的受伤海龟中，一半左右是被渔网或

塑料制品所伤。
2017 年一天，陈山又从渔民手中接过一只受伤

海龟，它被废弃渔网和塑料垃圾缠住，四肢上满是伤
口，陈山和保护站成员拿着剪刀，小心翼翼地把缠绕
在它身上的废弃物剪开，为伤口消毒涂药。但几天
后，海龟仍然伤重不治，两年后再次提起，陈山心情依
然难以平复。

事实上，不仅是海洋生物以及沿岸植物，人类造
成海岸带污染，最终将伤害人类自己。

“在生活中随手丢弃的垃圾辗转来到海岸带，在
海水冲刷下物理分解，将会以另一种形态重新回到我
们的生活中。”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海洋生态研
究所副所长梁计林说，除了木制品等能被自然降解
外，海岸带上的塑料垃圾无法自然降解，它们只能大
块变小块，小块变得更小，最终变成直径小于 5毫米
甚至更小的塑料颗粒，这被称为“微塑料”，目前，已经
发现人体内检出微塑料的案例。

“源自于石油工业的塑料垃圾，原本在自然界中
并不存在，因此，自然界中的生物，同样不具备降解微
塑料的能力。”梁计林表示，无法降解的微塑料有可能
被海洋生物误食，以贝类等海洋滤食性动物为例，它
们以吸入周边海水为食，当海水中存在一定数量的微
塑料，滤食性动物在吸入海水时无意间也吸入了微塑
料。“但生物并不能吸收微塑料，最终只会积存在体
内。它们一旦被人类所食用，微塑料就将进入人类体
内，进入血液，或被器官所吸附，给人体带来伤害。”

居民也应当参与其中

面对垃圾，过去以属地化作为主要方式的海岸带
环境管理，受制于人力物力以及执行措施的缺失，正
面临着考验。“海岸带环境卫生管理大多交由乡镇实
行属地化管理。但是乡镇环卫工人配置不足，偏远海
岸带无暇顾及。”一位海洋与渔业部门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3年前，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在三亚市梅联村发
起了一个项目，参与城乡垃圾一体化清运。3年后，
协会秘书长蒲冰梅再次来到这里，村里环境卫生变化
很大，在村民和环卫工人配合下，村里的垃圾每天都

能够及时清运。
“但海岸带上几乎完全没有变化，依然存在大量垃

圾。”蒲冰梅表示，“像城乡垃圾清运一样，海岸带垃圾清运
同样需要打通‘最后一公里’，也分为清理和转运两部分，
当环卫工人数量有限时，周边居民也应当参与进来。”

三亚市海坡村区域的三亚湾海岸带，始终保持着不
错的卫生环境。海坡村老支部书记欧逢源介绍，村里早
已成立村民环卫队，定期清理海岸带，“每个月都组织村
民来到海岸带清理垃圾，一袋一袋装好后，交给环卫工
人转运。”最初村民并不乐意，欧逢源只好挨家挨户动
员。如今，在环卫部门配合下，海坡村已经形成清运体
系，每月定期清理海岸带垃圾。

拓宽监督渠道

“一些海岸带的周边有村庄或社区，建议环卫部门
与村民展开联动，配合社区进行垃圾清理，并及时转
运。”原国家海洋局研究员、海洋环保专家罗九如表示，
联动模式有序开展，还需要加入责任包干制。

目前，海口市正在实施一种责任包干制。2 月 22
日，海口市白沙门公园出现污水滞留海滩情况，工作人
员反映到该市美兰区湾长办，负责人随即作出部署，查
明污水排放情况，协调各单位解决问题。“湾长制”是国
内正在推进建设的海岸带保护措施。2017年，海口市与
青岛市等5省市成为全国首批“湾长制”试点省市。

海南省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研究员李松海认为，参考城市网格化管理，将海岸带
进行网格化划分，设置专人负责其中区域，能够有效提
高工作效率，避免出现海岸带垃圾长期无人清理、突击
清理的局面。

海南环保人士李波表示，“要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
切实做好问责制。”李波建议拓宽“湾长制”的监督渠道，
让每位市民都能参与其中，“发现有垃圾，拍张照片就能
反映，能够让相应的管段负责人受到监督，‘湾长制’的
推进才有保障。”

舒 年

有人说，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东单体育中
心，应该是全国最“安全”的体育中心，不只因为
坐落在长安街边，更是因为体育场周边步行距
离内就有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北京医院 3 家知
名医院。

本周，这样的医疗资源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一男子在该体育中心篮球场内心脏骤停，恰好
隔壁有 6 名协和医院医生在打羽毛球，及时施
救，随后赶到的急救车将这名男子送往同仁医
院继续救治。

这条新闻一经传播，许多人都感慨这名男
子的幸运，不过这次幸运的背后，还有一个不
容忽视的功臣——自动除颤仪。体育中心内
正好配备了这个仪器，医生先后除颤 4 次，复
苏总计 10 余分钟，男子才转为自主心律，而这
台自动除颤仪，还是一名热心市民捐赠给体育
馆的。

根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
管病报告 2016》，每年我国心脏性猝死发病人
数超过 54 万人，相当于平均每分钟都有一人因
心脏性猝死离世，这些病人中，超过六成发病
于医疗机构之外，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救治而
去世。

这是因为，一旦心脏骤停超过 4 分钟，脑细
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伤害，每耽误 1 分钟，患
者的存活率就会大幅度下降。

对于心脏性猝死，最好的抢救方法就是电
击除颤，让心脏重启恢复跳动，骤停 1 分钟内的
存 活 率 能 达 到 九 成 ，每 延 迟 1 分 钟 下 降 7% 到
10%。我国院外心脏骤停的存活率不到 1%，东
单体育中心心脏骤停者就属于这幸运的 1%，幸
运的两个关键要素，一是有懂得急救知识的人
进行及时急救并会使用除颤器，二是身边恰好
有除颤器，二者缺一不可。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自动除颤器已经是公
共场所标配，甚至为此立法，以德国为例，专门
有法律规定公共场所必须配备除颤器，对于有
心脏病患者的家庭，保险公司也会支付购置家
庭除颤器的费用。

相比之下，我国目前公共场所除颤器配置
依然有限，配置位置也缺少相关规范，更为关键
的是，有了除颤器，公共场所现场工作人员是否
能熟练使用，也是个未知数，尽管自动除颤器的
使用并不复杂。

诚然，自动除颤器的价格较贵，国产数量较
少，进口依赖程度高。但是，除颤器有价，生命
无价。尽管相对于家庭收入，自动除颤器的确
价格不菲，但是相对于机场、车站、商场、文体场
馆等大型公共场所的建设和维护费用来说，多
配一台自动除颤器，真的只是九牛一毛。以现
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和水平，对于许多大
中型城市，在人流密集场所配备自动除颤器，恐
怕难度已经不是很大了。

关键在于，自动除颤器配置的标准、经费的
分配以及现场工作人员实际使用的能力，需要
相关立法予以明确。毕竟，自动除颤器不是花
架子，是要真真正正能用来救人的。

本报记者 刘 静

全国最小编组的铁路列车有多小？一个火车头，
后面只跟着一辆水槽车。但是，对于长白山脚下的
2100余户居民来说，这辆车，是他们的“生命之舟”。

吃水曾是老大难

又到了送水小火车来到的日子，浑白线原火炬
沟站附近的居民早早地就等候在了停车地点。风
笛声中，只挂着一辆水槽车的小火车停了下来。村
民们和下车的送水员热情地打着招呼，帮忙将水槽
车的自动软管的出水口拽到车站旁的水窖并固定
好。打开闸门，清水立即涌了出来。只一会儿工
夫，水窖和水桶里就都被注满了水。

当小火车继续向深山里的下一个送水点驶去
时，村民纷纷挑起扁担，向家里走去。居住在车站
附近的徐大娘将挑来的水倒在水缸里，溅起的水花
打湿了她的脸庞，她说：“40多年了，我家做饭、洗衣
服用的水都是小火车送来的，小火车已经成为了我
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在巍巍长白山脉，莽莽林海雪原中，40 多年来
一直往返运行着一辆黑色的水槽车，小火车以泉阳
站为中心，为浑白线偏僻的火炬沟、影壁山、砬子
河、珠宝岗等 17 个工区、8 个车站的 500 余名职工家
属以及附近的 2100余户居民运送生活用水。

小火车一开就是 44 年，从没有间断过。44 年
累计往返运行了 160 多万公里，被当地人誉为白山
林海里的“生命之舟”。

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用上自来水并不是什
么新鲜事，可对于长白山脚下浑白线的沿线居民来
说，吃水却是一个老大难。从 1975 年 5 月开始，为
了解决当地的吃水难，通化车务段在沿线专门开行

了送水的小火车。
在影壁山乘降所，今年 80 岁的李佐培回忆说，

1971 年铁路建成通车后，他举家落户到影壁山。当
时因交通不方便，工区里的 25名职工家属及周边的
40多户居民，吃水要到一公里以外的小河去挑。因
为路途遥远，挑来的水只能做饭和饮用，换洗的衣
物无论冬夏，家属们都得结伴到河边去洗。工会几
次在工区的周边打井，都因水质不好而放弃。直到
有了水槽车，每 3 天来送一次水，大家出了家门就
能挑到甘甜的泉阳水了。

送水是个良心活

在林海雪原中送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情。高
兴学退休前一直从事水槽车灌水和送水工作，“那
时为了让老百姓接水方便，水槽车都是白天开行。
冬天怕水槽车结冰，只能后半夜灌水，开车前还得
点燃浸着柴油的棉纱将水槽车放水阀烤开。送水
工作是个良心活，每次我都尽量把罐车装得满一
些，再满一些，送水点卸得多一些，再多一些。”

58 岁的贾林，是泉阳站车站值班员，在这里已
经工作了 31 年。“刚上班时，最难干的活儿就是调
动水槽车。夏天好说，冬天可就难了。那时使用的
是老式水槽车，槽车上部封闭不好，调车作业时四
处溅水，作业结束后，调车组职工身上都溅满了
水。棉衣棉裤冻得像个冰坨，胳膊腿都无法弯曲，
走路像个大猩猩。”

贾林还记得，一年冬天，连结员老赵作业时手
套坏了，准备上水槽车拧闸，手一下被车辆扶手粘
住了。他一使劲，整个手掌的皮被撕了下来。还有
一次冬天调车作业，连结员小黄一直站在水槽车走
行台上。没想到作业结束后，他的鞋底跟走行台粘
在一起，怎么也拔不下来，只好光着脚把活干完
了。后来还是贾林上锅炉房取来炉灰，又烘又烤

的，总算把小黄的鞋给弄了下来。

会一直开下去

有了清洁的水，周边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
化。“大家早早来到水窖旁，水盆、水桶、扁担在站台
上依次排开，嘻嘻哈哈说着家长里短，热闹得就像
赶集，有的老百姓从几公里外赶来担水。”砬子河站
退休职工王树忠迄今记得送水车到来时的情景。

火车进站了，送水的师傅先将水车的放水口与
水窖连接注水，然后打开另一个放水口，大家就开始

“抢”水。之所以“抢”，是因为火车在车站的站停时
间有限。火车起动了，望着蒸汽机车渐渐消散的浓
烟，人们挥手致意。

家住火炬沟的岳大哥告诉记者，他家在这已经
居住了几十年了，靠种植人参为生。没开水槽车
前，老一辈人因长期饮用辘辘井水，都得上大骨节
病。“40多岁的人就开始发病，膝关节、肘关节肿大，
什么活也干不了。那几年，火车站和工区撤消时，
我们还担心呢，铁路还能给我们送水吗？真没想
到，就为我们这几户人家，送水车还一直开的。”

岳大哥家后院的王大爷今年 84岁了，前几年孙
子把老人接到了县里，可没住上一个月就自己跑回
来了，就说城里的水不好喝，老坏肚子。“只要送水
车来的那天，老爷子早早就拿着水杯、暖水瓶和毛
巾等在那。老爷子常说，就为了我们能喝上放心
水，这火车一开就是几十年，太不容易了。”

尽管沿线的不少车站和工区都撤并了，职工家
属和附近居民也越来越多地走出了大山，小火车开
行的次数由原来的每周三趟，减少到了现在的每月
三趟，可是车站和工区的水窖全部对沿线居民开
放，谁家里储备的水用完了，都可以到那儿去取。

泉阳站站长辛跃宏告诉记者：“只要沿线还有
一户居民，送水小火车就会一直开下去。”

这是全国最小编组的铁路列车，从 1975年至今穿梭于长白山中，从没间断过

林海雪原的“生命之舟”

青年党员志愿者
推广文明祭扫

公共场所需要配备自动除颤器

3月 28日，潜川镇的青年党员
志愿者在潜川小学为学生们讲解森
林防火小知识。

临近清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
区潜川镇的青年党员志愿者们开展

“文明祭扫 森林防火”系列活动，通
过发放宣传资料、张贴标语、放置警
示牌、排查隐患、落实山林巡逻制度
等手段，提高村民文明祭扫及山林
防火意识，推进文明祭扫知识普及，
确保清明期间森林防火安全。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全省共受理环境信访件4606件、
办结率达到100%

青海行政处罚261家环境违法企业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记者日前从青海省生态环境厅获

悉，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该
省通过督查并举，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持续加力，出动相关执
法人员 26116 人次，检查各类企业及项目 9060 家次，对 261
家环境违法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处罚金额 1962.7万元。

青海地处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地位重要，被誉
为“中华水塔”。 该省充分发挥生态环境自动监控设施“千
里眼”作用，全省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平均
为 98%，对发现的重点监控企业超标、设施运行不正常等及
时督查督办。

通过开展“绿盾 2018”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
动，全面完成生态环境部下达青海 4457 个遥感监测点位
实地核查工作，梳理问题 193 个、完成整改 158 个。

据介绍，青海在进一步完善“双随机”抽查、环境执法稽
查、环境信访调处、污染源在线监控、移动执法等工作机制
的同时，加大环境信访突出问题和矛盾纠纷查处力度，全省
共受理环境信访件 4606件、办结率达到 100%。

通过一系列努力，目前青海地表水国控考核断面水
质优良比例达到 94.7%、高于国家目标 5.2 个百分点，湟水
出省断面Ⅳ类水质达标率为 100%，全省县级以上城镇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

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显著提升，主要城市
西宁、海东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83.4%、超年度
目标 5.4个百分点。

川藏线上的天路守卫者

（上接第 1版）
陕西延安人白刚，自 2006 年就来到怒江沟服役，

主要从事抢险救援工作。他一直记得刚来怒江沟时
听到的故事：在修建第一代怒江大桥时，一位战士不
慎掉入混凝土里，碍于条件限制，当时无法将他救
起，这位战士便被浇筑在了桥墩里，牺牲了。时至今
日，为了纪念 60 余年前进藏修桥的战士，那座老桥墩
依然保留着。

“怒江大桥是整个川藏线上的咽喉要道。这里断
了，318国道就断了。”作为守桥人，白刚和战友们深知
责任重大。

然而，泥石流、塌方等自然灾害多发的怒江沟，有
“风吹石头跑”的说法。峭壁岩石摇摇欲坠，怒江水流
湍急。刚来中队的时候，老兵就告诉白刚，“要把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干活”。

“去年，中队仅在怒江沟一带就抢险 80 余次，清
理泥石流塌方累计 3 万余立方米。”养管此路段的
武警某部交通第三支队养护十六中队指导员史健
懋介绍道，“发生泥石流堵车时，群众就住在我们的
驻地。”

60多年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
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一直在这里
代代相传。

地点：通麦大桥
天险没了，百姓受益

跨过怒江沟，在风雪中翻越安久拉山，记者在波密
县休整一夜后启程去往鲁朗镇。

传说中的“通麦天险”是此行的必经之地。因泥石
流、塌方等自然灾害多发，这条约 20 公里的路段被戏
称为“世界公路病害的百科全书”。2000年，易贡特大
山体滑坡甚至摧毁了原来的通麦大桥，导致川藏公路
断了 8个月。

如今，站在易贡藏布江边，眼前并排横跨江上的三
座大桥见证了通麦从天堑变通途的巨大转变，也记录
了守桥官兵们的艰辛付出。

2000年 5月，易贡特大山体滑坡后，为了给正在修
建的临时保通桥运送材料，搭起了一座悬索吊桥。
2000 年 12 月，临时保通桥建成，但由于承重仅有 20
吨，过往车辆经常排队等着过桥。

当时还是新兵的武警某部交通第三支队养护四
大队大队长王发明记得，驻守大桥的官兵每天都要
疏通拥堵车辆，反复和路过的群众做解释工作，“遇
到塌方堵车，最长的时候要堵 6~7 天。”通麦兵站四
级军士长吴小勇负责为往来的部队提供后勤保障：

“我们送饭到塌方区，本来只要 2 小时的路程，得走
大半天。”

2015 年，两座小桥旁的通麦特大桥建成，总承重
量可达 400 吨。2016 年 4 月，通麦特大桥、迫龙沟特大
桥、102 隧道、飞石崖隧道、小老虎嘴隧道、帕隆 1 号隧
道、帕隆 2 号隧道共同形成的“五隧两桥”正式通车，

“通麦天险”不复存在，原来 2 个小时的路程也缩短至
20分钟。

“道路状况改善了，但养护标准更高了。”为了让
雨天排水通畅，养护十三中队上士任洪波和战友们正
在进行清理道路边沟中的杂草。他告诉记者，为了防
止飞石伤及过往车辆，官兵们还在沿路的山坡上植树
固土。

天险不在了，通麦村的老百姓是直接受益者。
李朝江的农家乐生意越来越好，“以前来吃饭的大多
是经过的货车司机，现在有很多来自天南海北的游
客。”


